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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蕴含的“道器结合”思想，为当代科技伦理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社会的

“技以载道”强调技艺与道德的有机统一，而近代工业化进程导致了“道技分离”的技术异化现象，使

得科技发展逐渐脱离伦理的约束。当代亟需新审视这一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传统工匠精神需要实现现

代性转化，要将“器物制造”升华为“意义生产”，强调技术背后的人文意义；构建“具身认知”与“技

术沉思”的认识论新框架，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伦理治理提供哲学基础。具体而言，要建立“技

术——伦理”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实现技术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将工匠精神融入STEM教育体系，培养

具备伦理素养的科技人才；打造元宇宙时代的“新工匠文化”，为科技伦理建设注入新活力。通过对“道

器结合”思想的历史嬗变及现代启示的探讨，为当代科技伦理建设提供有益的范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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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combination of Taoism and instrument” contained in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en provides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ethics. The traditional society’s “technology carries the Tao” emphas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skill 
and morality, while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has led to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phe-
nomenon of “sepa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which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lly break away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ethic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examine 
the modern value of this traditional wisdom.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raftsmen need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ublimate “utensil manufacturing” into “meaning 
production”, emphasizing the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behind technology; construct a new epistemo-
logical framework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ntemplation” to provide a philosoph-
ical basis for ethical governance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echnology-ethic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re-
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thics.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to 
the STEM education system and cultiv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with ethical literacy; cre-
ate a “new craftsman culture” in the metaverse era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i-
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the idea of “combination of Taoism and instru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useful par-
adigm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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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嬗变：工匠精神的伦理维度 

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基于这种朴素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工

匠对技艺的追求可谓精益求精，形成了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

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孕育产生到发展传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1.1. 传统社会的“技以载道” 

《易经·系辞上》中提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普遍的，而“器”

则是具体的、特殊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终极真理，而“器”则

是具体的技艺和工具，二者相辅相成。“技以载道”强调通过技艺的实践来体现和传承“道”，技艺不仅

是实用的手段，更是实现道德和精神价值的载体。传统工匠精神中的“技以载道”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的体现。 
柏拉图持有这样的观点：工匠用心制作产品并非着眼于获取物质酬劳，而是致力于让作品尽善尽美。

实际上对技艺和作品精益求精的追求并不是那些高明工匠们的真正目的[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品与

匠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贴近的。传统工匠在制作器物的过程中，不仅倾注了技艺，更是将个人的品德、

智慧和情感融入其中。所以器物不仅是物质的产物，更是其精神的外化与象征。古代工匠在建造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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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时，不仅注重建筑的结构和功能，还将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和审美观念融入其中。通过建

筑的空间布局、装饰细节等，传递出对天地、祖先和君王的敬畏之情，以及对和谐社会秩序的追求。“道

技合一”体现了工匠们把技艺追求与道德理想合二为一的人生态度。 

1.2. 近代工业化与“道技分离” 

随着现代机器化大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传统工匠也从历史舞台中逐渐淡出。近代工业化的兴起带

来了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但同时也导致了“道技分离”的社会现象。技术逐渐被过度

商业化和简单工具化，成为追求利润和效率的直接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联系逐渐弱

化，技术的发展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道德的影响。 
西方科技伦理的困境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在西方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伦理问题，如环

境污染、核武器威胁的伦理困境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道技分离”的观念密切相关，技术的发展缺乏

伦理的约束和引导。在工业革命初期，工厂大量排放废气废水，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当时的技

术发展更多地关注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忽视了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这种“道技分离”的现象不仅在西方国家出现，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也有所表现。中国传统工

匠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道”“技”关系的思辨哲学，强调“技”是在“道”的思想之下的具体化和实践

化，二者不能割裂而讲。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和淡化，技术的发展更

多地受到西方科技观念的影响，而忽视了传统工匠精神中“技以载道”的伦理内涵。技术逐渐成为一种

独立于伦理之外的工具，成为压制、支配与统治人类和社会的外部力量，而不再是一种服务于人类需求

和伦理价值的手段。现代工匠只有具备“向善”的工匠精神，在机器大生产的文化背景下，才不至于丢

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和文化传承的意义[2]。 

1.3. 当代技术伦理的反思与回归 

工匠精神的培育离不开相应的伦理文化支撑。在许多欧洲国家经济陷入衰退之时，德国的经济发展

却一枝独秀。有人将之归功于德国技艺精湛的制造业以及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而这种工匠精神的勃兴

与德国的伦理文化是密不可分的[3]。李工真在《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中指出，近两百年

来的德国走出的这条现代化道路，从外部看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而从内部看，支撑这一

道路的则是“工匠精神”——对技术工艺宗教般的狂热追求远远超越了对利润的角逐[4]。这种对技术的

极致追求并非单纯的技术至上，而是将技术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体现了“道技合一”的精神内核。这

一观点为当代技术伦理的反思与回归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传统工匠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道”“技”关系的思辨哲学。从“技”的方面看，中国传统工匠

活动与西方的传统工匠活动并无二致，都注重经验技能、精益求精等品质；而从对“道”的理解以及“道”

“技”关系的思考上来看，中西方技术哲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工匠活动的本质不仅仅聚焦于技艺，

技艺的增长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相关内容。工匠在依靠技艺满足生存的条件以后开始拥有更高远的追求，

即追求超越技能的“道”。这种“道技合一”的思想，强调技术活动不仅是外观或者实用上的巧夺天工，

还要表现为合乎天道、展现秩序规则，以至于体现东方道德的评判指向。 
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现代技术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的样态，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技术

发展的根基越发依赖科学理论成果，技术发展的手段也愈发依赖逻辑的、实验的科学方法。在这样一种

技术科学化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古代工匠所秉持的“道–技哲学”往往被视为一种空谈的玄学，工匠自

身的技艺积累和师徒之间的教学模式在很多人看来并不适应当今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但事实上，

发端于西方的技术科学化发展模式并不能否定工匠自身的技艺积淀和身传体悟的教学模式。在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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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中，越是靠近生产应用环节，工匠自身的经验技能便越发凸显。 

2. 范式重构：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化 

2.1. 本体论转化：从器物制造到意义生产 

夏奈尔首席鞋匠有句名言：“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工匠向学徒传授手艺，传授的不只是

制作产品的技艺，还传授了做人的道理和坚韧、耐心、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5]。传统工匠精神以

“器物制造”为核心，注重技艺的传承和器物的质量。工匠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制作出精美的器物，满足

社会的物质需求。然而，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生产，进入到意义生产的阶段。 
在意义生产中，技术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成为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塑造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重要

力量。从器物制造到意义生产的转化，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本质和目的。技术的发展不仅要追求效率和

实用性，更要关注其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技术的实践，实现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进步，成

为当代科技伦理建设的重要目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更在于如何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类的智慧提升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技术的意义生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

精神和社会层面，通过技术的实践，传递出对人类价值的尊重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在这一过程中，工

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显得尤为重要。工匠精神所蕴含的耐心、专注、坚持与敬业等品质，正是实现从器

物制造到意义生产转变的关键因素。传统工匠在制作器物时，不仅追求产品的质量，更将个人的品德、

智慧和情感融入其中，使器物成为其精神的外化与象征。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

提醒我们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的实用性和效率，更要关注技术背后的人文意义和社

会价值。 

2.2. 认识论创新：具身认识与技术沉思 

“在人类的工艺设计和制造史上，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致、卓越、精美、典

雅等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方面，东西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6]
古今中外的传统工匠都是在实践中通过身体的感知和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对技艺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

这种具身认识强调身体与技艺的融合，工匠们通过身体的劳作来感知和理解技术的本质。在现代科技中，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系统，这使得人们对技术的认识逐渐脱离了身体的感知，

转向了理性和逻辑的分析。然而，这种认识方式却忽略了技术与人类身体和社会的紧密联系。 
为了实现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化，需要在现代科技的认识论中引入具身认识的观念，强调身体

在技术实践中的重要性。具身智能的兴起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它强调智能和认知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

结果，而非单纯的抽象思维。例如，具身智能让机器通过具象的互动与反馈不断优化决策与行动，这种

认知方式更接近人类的学习和思考过程。同时，结合技术沉思的方法，通过对技术的本质、目的和影响

的深入思考，使技术的发展更加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这种沉思不仅是对技术本身的反思，更

是对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洞察。 
具身认识颠覆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强调身体与心智的融合。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

是主体，心智是具身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是认知的基础。这种理论为现代科技的认识论提供了新的视

角，即技术的认知和应用不应脱离身体的感知和实践。在伦理治理方面，具身认识与技术沉思的结合为

新兴技术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通过对技术的具身体验和深度沉思，可以更好地评估技术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从而制定出符合伦理原则的政策和规范。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通过具身智能的实践，可

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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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践路径：科技伦理建设中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7]这是首

次将这三种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体现了工匠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标志着新

时代劳动精神谱系的正式形成。 

3.1. 制度设计：建立“技术–伦理”协同治理框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规范是辩证统一的。工匠精神蕴涵着对个体角色“极致追求”的社会

责任，其本质已经超越了“工”的范畴，不是某一职业、某一行业需要具备的精神，而是各行各业、每个

个人都应该具有的职业素养[8]。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所蕴含的以道驭术的伦理智慧，为当代科技伦理治理

提供了独特的建构路径。这种精神内核强调技术实践必须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与约束，而非陷入工具理

性的单向度扩张。工匠的造物能力和技艺不仅是衡量和决定工匠水平高低的先决因素，也是工匠智慧和

灵感的集中体现[9]。 
工匠精神中器以载道的价值取向，为技术伦理治理提供了价值锚定的制度范式。技术标准本身的要

求即可成为伦理价值的载体之一。手工业时期技艺传授的主要方式是学徒制。师傅在传授技艺经验的同

时，往往也会把行业的规矩、从业的原则等传授给徒弟，工匠精神由此得以代代相传[10]。这种师徒相授

传承模式的深层逻辑，是将工匠精神“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转化为“技术民主化”的治理哲学。古代匠人

通过师门传承、秘谱与修行等方式将技艺与伦理规范同步传承，这种“技术–伦理”一体化教育模式，

对现代科技人才培养具有启示意义。当代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应当注入以人为本的伦理规范，在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等的技术标准中设置伦理限度。科技发展的同时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而不能违背人

类的伦理道德规范。 

3.2. 教育传承：STEM 教育中的工匠精神融入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与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

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

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这种“物我合一”的认知方式，

为 STEM 教育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教学方法论。 
STEM 教育中的工匠精神融入不仅促进了传统工艺和技能的传承，更增进了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追求工匠精神素质化教育就要全面夯实受教主体的基础品质，既要以有效的德育教育手段为引

导，强化受教主体的技能认知和成长认知，也要重视思想、政治、道德、技能、素养等多方面知识能力要

素组成的个人成长系统的构建[12]。通过理论教学揭示工匠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在专

业技能培训中渗透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以此将工匠精神的价值内涵融入教育的全方位、全过程，建立

以职业伦理为根基的育人导向。传统的 STEM 教育更多地聚焦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训，如今将工匠

精神追求的精益求精、专注执着与创新创造融入其中，能够增强受教主体的职业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出更具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和卓越精神品质的创新型人才。 

3.3. 文化创新：元宇宙时代的“新工匠精神”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无论是现

实中的个人，还是虚拟空间的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交织。元宇宙时代打破了传统师徒传

承模式时空限制的局限性。在当今社会，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通过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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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空间里进行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相互启发，使得知识和技能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传播。元

宇宙对工匠精神的传播在实现形式上取得了突破。 
元宇宙不仅打破了工匠精神实现形式上的局限，还扩大了践行工匠精神的主体范围。工匠精神的践

行主体已由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特殊行业的“匠人”，扩展到包括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技开发、发

明创造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可以说每一位“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都

是新时代的“工匠”[14]。在当今社会，“工匠”主体的范围延伸至每一位劳动者，工匠精神自然就不再

是传统的工匠精神，而是新工匠精神。新工匠精神既不是对传统职业伦理规范的颠覆，更不是简单直接

的延续。它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工匠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种精神内核保留了精益求精的专注，延续了追求卓越的执着，开拓了不断创新的进取。弘扬和培育新

工匠精神，不仅能提升劳动群体的自我价值感，还能够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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